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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类本质发展视域下工资的
新内涵辨析*

黄文义 胡乐明

［摘 要］ 对占社会大多数的一般劳动者而言，提高工资是其追求美好生活的核心要义，很大程度上工资水平

高低决定了其平等发展权利能否得到保障。在人的类本质发展视域下，发展权利是美好生活的本质

规定，是保障人朝着全面自由方向发展的基本要求。因此，新时代将“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，保

障平等发展权利”理念纳入工资的内涵规定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。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和需要理论蕴

含丰富的关于工资应该满足人的类本质发展的思想。按照马克思的理路，具有新内涵的工资是在一

定历史和社会发展条件下，确保劳动者本人及家庭成员追求美好生活所需的工资水平，满足劳动者

的基本需要和发展需要，可以促使劳动者全面自由发展。在新时代语境下，赋予工资新的内涵并探

讨其政策启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: 一是可以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具象化; 二是可以拓宽工资制

定的伦理标准; 三是可以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旨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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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，我国社会主

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

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。美好生活是

人良性以至理想的存在状态①，这种从“良性”到

“理想”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的类本质发展过程，也

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民“平等发展权利

得到充分保障”②，“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”③。
毫无疑问，人的类本质发展需要依靠人民“日常生

活”的实践来实现，是由平常的“日子”联结而成

的生活过程。
我们认为，对占社会大多数的一般劳动者而

言，“日常生活”是否美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劳

动所得能否满足家庭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。在家

庭收入层面，工资水平高低对劳动者本人及其家

庭成员“平等发展权利”能否得到保障有着极为重

要的影响。因此，新时代将“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

追求，保障平等发展权利”理念纳入工资的内涵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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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。基于此，本

文从学理层面探讨赋予工资新内涵的理论依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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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内涵工资的概念表达以及在新时代语境下赋予

工资新内涵的现实意义，对于创造新时代的美好

生活不无裨益。

一、赋予工资新的内涵的理论依据

工资新的内涵规定是将“满足人民对美好生

活追求，保障平等发展权利”理念纳入其中，也就

是工资要满足劳动者人的类本质发展的需要。马

克思在其工资理论和需要理论中对工资应该满足

工人的类本质发展需要有很丰富的论述，是我们

探讨工资新内涵的重要理论依据。在工资理论

中，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把工人工

资压到最低限度，并在理论上逐渐抛弃最低工资

论，彰显了马克思对“工资应该满足工人类本质发

展需要”的理想向度; 在需要理论中，马克思论证

了工人生活需要的丰富性和发展性，批判资本主

导逻辑下工人生活的“异化”问题，客观上印证了

工资应该满足工人的类本质发展需要，突出了现

实向度。
( 一) 工资理论对“工资满足工人类本质发展

需要”的论述

马克思最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生存工资理

论，并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抛弃了最低工资论，进

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把工人工资压到最低

限度进行无情批判，最终与古典经济学划清了界

限，建构了科学的工资理论。① 正是在批判与抛弃

的过程中，马克思彰显了他对“工资满足工人类本

质发展需要”的理想向度: 工人不应该仅仅被支付

“同‘普通人’即牲畜般的存在状态相适应的最低

工资”②，理想的工资水平应该是能够满足工人及

其家庭成员的类本质发展需要。
在《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，虽然马克思

接受了斯密的最低工资观点，但他已经看到资本

主义制度下工人工资长期维持在最低水平的生成

机制，对国民经济学的工资理论进行批判。在资

本积累胜过一切的制度下，不管社会财富处在增

长还是衰落状态，工人“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

作为工人维持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”③，即便

“强制提高工资，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工资，而且

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

严”④，工人作为一个人的正常生活所需也无法得

到满足。在 1847 年 12 月完成的《雇佣劳动与资

本》中，马克思进一步阐述并发展了他的工资理

论，也更加明确地指出工人劳动并不是他们的生

活表现，劳动的意义在于为生活获得收入，但在资

本主义制度下，整个工人阶级只能得到最低工资，

即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所需的费用。马

克思用了非常具体的阐述，“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

有 12 小时在织布、纺纱、钻孔、研磨、建筑、挖掘、
打石子、搬运重物等等，对于他来说，这 12 小时的

织布、纺纱、钻孔、研磨、建筑、挖掘、打石子能不能

被看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，是他的生活呢? 恰恰

相反，对于他来说，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，当他坐

在饭桌旁，站在酒店柜台前，睡在床上的时候，生

活才算开始。在他看来，12 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

在于织布、纺纱、钻孔等等，而在于挣钱，挣钱使他

能吃饭、喝酒、睡觉”⑤，指出工人“他是为生活而

工作的。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

分; 相反，对于他来说，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

活”⑥。这里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导下劳动者工

资收入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所导致类本质的扭

曲，已经非常明确地彰显了他对工资应该满足工

人类本质发展需要的理论坚持。
随着 19 世纪 50 年代末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

工作，马克思逐渐抛弃最低工资论，对资本主义制

度下工人工资被压制到最低限度进行了更为深刻

的批 判。在《1857—1858 年 经 济 学 手 稿》和

《1861—1863 年经济学手稿》两部手稿中，马克思

从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角度揭露了“资本的趋势

也是要把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”⑦，同时提到

工人如果能够获得自由时间，对于改善工人阶级

的体力、道德和智力状况会产生非常有利的影响，

工人作为人的类本质就有可能得到保证。1865 年

6 月，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作题为

《工资、价格和利润》的报告，建构了科学的工资理

论。马克思以更加科学的态度批判资本家总想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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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降低到最低限度，把工作日延长到最高限度，

严重侵害了工人阶级的类本质，同时明确提出工

资由劳动力价值决定，劳动力价值除了取决于纯

生理要素，还取决于每个国家传统的生活水平。
“这种生活水平不仅要满足生理上的需要，而且要

满足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

某些需要”①，也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社会中

的“生活需要”。在随后 1867 年出版的《资本论》
第一卷中，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工人工资应该满

足正常生活所需，符合人的类本质发展，他提出工

人工资购买“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

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”②。
综上，马克思在其工资理论中对资本主义制

度下资本压制工资的批判以及在分析劳动力价值

中突出工人阶级的“生活需要”，无不体现着他对

工人阶级能够获得追求美好生活、满足人的类本

质发展需要的工资的理想向度，也折射出他对人

类美好生活的探索。
( 二) 需要理论对“工资满足工人类本质发展

需要”的论述

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，“也就是一切历

史的第一个前提，这个前提是: 人们为了能够‘创

造历史’，必须能够生活。但是为了生活，首先就

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。因此第一个历

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，即生产物

质生活本身”③。马克思将人的生活需要作为唯

物史观的逻辑起点，可见需要理论在其理论体系

中的重要性。在阐述人的需要时，马克思认为需

要是人的本性，人们的生活需要丰富多样，且会随

着社会生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，这是人类的本质

属性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，工人为了生活进行工

作，但工资却不足以支持他们的生活需要，资本主

导下的社会制度让工人生活发生了全面异化。在

批判这一“异化”过程中，马克思彰显了非常明确

的价值指向: 工人不应该只获得维持生存的最低

工资，而应该获得满足正常生活需要、能够追求美

好生活的工资，这才是符合人的类本质要求。
对人的需要的剖析，马克思主要从两个维度

展开: 一是需要的丰富性，即人的需要构成了一个

丰富的体系; 二是需要的发展性，即人的需要是历

史地发展着的，存在一个需要的历史序列。这两

个维度相互交织构成一个需要体系: 从丰富性角

度看，人的需要涵盖物质需要、精神需要、政治需

要以及社会需要等; 从发展性角度看，人的需要会

随着社会实践发展历史地从低层次向高层次递

进。马克思恩格斯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指出，

物质生活的活动形式包括物质活动、精神活动、政
治活动、宗教活动等，这些活动形式取决于已经发

达的需求，而需求的产生是一个历史过程，论证了

生活需要的丰富构成和历史发展性。④ 在 1859 年

出版的《〈政治经济学批判〉序言》中，马克思进一

步明确人的生活不只停留在物质生活，还涉及社

会生活、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。⑤ 关于需要的历

史序列，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会随人类社会的发

展从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迈进，“已经得到满足的

第一个需要本身、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

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”⑥。具

体而言，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，人首先满足生存

需要，维持人类自身的生产，继而伴随生产的扩大

逐渐衍生享受需要、发展需要以及最后在自由联

合体中自我解放的需要。这几个层次的需要，既

是历史递进关系，每个需要本身也是历史地发展

着的。以生存需要为例，生产力发展使其内容和

标准也相应地提高，变得更加丰富。在马克思看

来，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属于低级层次的需要，发

展需要和自我解放需要属于 高 级 层 次 的 需 要。
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”是最高层次需要，发

展需要作为满足自我解放需要的现实关照和回

应，符合人的类本质要求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。
可见，需要的发展性不仅指向人的需要升级迭代，

更是指向人的需要的满足应该以人的全面自由发

展为目标。
工人阶级作为人类的自然组成体，关于人的

需要的一切性质自然符合工人阶级的需要。然而

在资本主导的制度下，工人阶级所获得的工资收

入无法满足他们的“人的需要”，他们的生活发生

了全面异化。在《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，马

克思系统地阐述了这种异化，异化的结果是“人

98

人的类本质发展视域下工资的新内涵辨析

①
②
③
④
⑤
⑥

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》第 3 卷第 73 页。
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》第 5 卷第 199 页。
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》第 1 卷第 531 页。
参见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》第 1 卷第 575 页。
参见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》第 2 卷第 591 页。
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》第 1 卷第 531 页。



( 工人) 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———吃、喝、生
殖，至多还有居住、修饰等等———的时候，才觉得

自己在自由活动，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，觉得自己

只不过是动物”①。显然，在资本异化力量的驱使

下，工人不仅无法获得满足生活需要的工资收入，

甚至连生活时间都变成了劳动时间，他们“只能拥

有他想活下去所必需的那么一点”②。马克思对

此进行了激烈的批判，对国民经济学把“工人的需

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、最悲惨的肉体生活”，以

及认为“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都没

有别的需要了”进行了无情地嘲讽。③

马克思在论述人的需要以及批判资本逻辑下

工人生活的异化的过程中，非常清晰地勾勒出“工

资应该满足工人类本质发展需要”的现实向度，

“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

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，人们就 根 本 不 能 获 得 解

放”④。因此，既然需要是丰富多样和历史地发展

着的，那满足劳动者需要的工资决不能是“工资的

最低限度”，更不能是“最低限度的工资”。

二、具有新内涵的工资的

概念表达及启示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国经历了三次社会主要

矛盾的调整，均以“人民的需要”展开。这种将

“人民的需要”与“社会主要矛盾”统一起来，基于

唯物史观的宏大视野来审视和关怀人民的生活境

遇，并将其置于具体历史时期，历史性地追求“人

的全面自由发展”，无疑是对马克思需要理论最大

的继承和发展。⑤ 虽然马克思在其工资理论和需

要理论中清晰地彰显了“工资应该满足人的类本

质发展需要”的价值指向，但他并没有对工资的这

一内涵进行概念性表达。因此，有必要按照马克

思的理路，对新时代语境下具有新内涵的工资加

以科学表述，并探究其对我国工资保障制度的启

示。
( 一) 具有新内涵的工资的概念表达

工资新的内涵是基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、保

障人民平等发展权利提出的，意味着一种更高的

工资标准。从这个层面上，考虑到社会中高收入

群体的发展权利已经得到很好保障，赋予工资新

的内涵对中低收入群体具有更大现实意义，尤其

是对于需要被支付最低工资的劳动者。有学者参

照马克思定义劳动力价值的方法认为最低工资是

指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劳动者进行劳动力再

生产所需要的最低工资水平⑥，按照同一思路，具

有新内涵的工资是指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劳

动者进行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“满足发展需要”工

资水平。要科学表述具有新内涵的工资，需解释

清楚以下三个问题: 一是劳动者进行劳动力再生

产的载体是什么; 二是“满足发展需要”的工资水

平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工资标准，包含哪些构成部

分，以及就工资保障制度而言它对工资保障有何

启示; 三是赋予工资新的内涵在社会价值指向方

面是否具备更能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特性。
在现代意义上，大多数劳动者通过工资收入

购买生活资料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。因此，劳动

力再生产不仅是劳动者人身的再生产，还应该是

正常家庭生活的再生产，包括物质资料的再生产、
人身再生产、精神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再生产。⑦

从需要角度出发，家庭生活的再生产就是生活需

要不断被满足的过程，涉及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

劳动者生活需要的各个方面，可将其归纳为基本

需要和发展需要。⑧ 所谓基本需要是指为维持目

前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而产生的生活需要，发展

需要则是为改进目前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而产生

的生活需要。基于此，新内涵的工资应该是能够

满足劳动者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追求美好生

活、满足发展需要的工资水平。这个“满足发展需

要”的工资水平不仅要满足劳动者家庭最低限度

的温饱，还要满足其家庭发展智力、道德以及精神

等方面能力，保证劳动者能够维持公民尊严并积

极参与教育、娱乐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基本权利。
借鉴欧美国家在“生活工资运动”中确定生活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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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的依据，满足发展需要的工资标准涉及一国

一定历史条件下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家庭支出项

目，主要包括住房及基本生活用品支出、子女抚养

费用( 含教育支出) 、食品支出、交通费、医疗费、休
闲娱乐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等。① 显然，从

工资保障角度，相比最低工资，赋予工资新的内涵

意味着满足更大范围劳动者在更大程度上的生活

需要。
此外，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的本质使然，从人

的类本质发展角度，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纳入工

资本质内涵，不仅意味着更高工资水平，更意味着

可以为劳动者的解放提供前提———在质和量方面

都足够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，对此马克思和恩格

斯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已经深刻阐明。② 可

见，拓展工资内涵所代表的对更大范围劳动者的

生活需要在更大程度上的满足，对人类追求美好

生活意义重大。在社会伦理层面，工资新的内涵

代表了一种更符合人类本质发展规律的社会价值

指向，即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。满足发展需要

的工资水平为美好生活所带来的物质前提是“使

人真正摆脱动物性基本需要而满足人的发展需要

的物质生活条件，在这种条件下，人的发展需要成

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并且能够得到满足”③。
由此，按照马克思的理路，我们可以对被赋予

新内涵的工资进行概念表述。具有新内涵的工资

是指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，确保劳动者本人

及家庭成员追求美好生活所需的工资水平，能够

满足劳动者的基本需要和发展需要，可以促使劳

动者朝全面自由的方向发展。其中，暗含了三个

内涵本质: 一是工资的内涵规定是一个历史过程，

随着社会经济发展，工资的本质内涵要不断丰富

发展; 二是由工资内涵决定的工资标准和构成在

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会有差异，取决于一

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力发展状况; 三是当

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，美好生活具备了从生

活向往转变为生活样式的逻辑通路时④，将美好生

活纳入工资内涵才具备实践基础。
( 二) 新的工资内涵对工资保障的启示

在多数国家，工资保障制度主要是指最低工

资制度，我国《劳动法》第四十八条规定“国家实

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”。我国最低工资制度从实

施之日起就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有效地保障了城镇

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，缓解了城镇居民的收入

差距，维护了社会稳定。⑤ 但同时我国最低工资制

度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⑥，尤其是最低工资标准与

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偏低。以最低工资占城镇职工

平均工资的比值为例，根据 2021 年《中国统计年

鉴》数据测算，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上海

31080 元 /年，2020 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

72328． 6 元 /年，两者比值为 42． 97%，国际上这一

比值通常在 40%—60%之间。可见，进入新时代，

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，最低

工资标准显然难以满足。如前所述，赋予工资新

的内涵对低收入群体有更大现实意义，从而对我

国工资保障制度具有相应的启示价值。
首先，工资的内涵规定是一个历史过程，随着

社会经济的发展，需要不断丰富发展工资内涵。
因此对我国工资保障制度的第一个启示是: 从唯

物史观视野看待工资保障制度，随着我国生产力

发展，历史地将“美好生活需要”纳入保障体系是

时代之需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“更好满足人

民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

的需要”⑦，是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进行“五位一

体”式的全面表达⑧，对“丰裕物质前提条件”提出

了更高要求。显然，低收入群体对美好生活的需

要是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一环，没有

弱势群体的美好生活，就谈不上全体人民的美好

生活。因此，我国工资保障制度将“美好生活需

要”纳入保障体系的最终目标，是帮助包括低收入

劳动者在内的全体人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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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新的工资内涵所代表的更高工资标准

并非意味着要否定最低工资标准，而是要在最低

工资基础上对工资保障制度进行补充。因此第二

个启示是: 建构多层次的工资保障制度体系，最低

工资是基础性机制，建构美好生活的工资保障制

度应作为最低工资的有条件补充。在当前我国社

会历史条件下，这种新的工资保障制度首先以政

策性概念提出，明确这种新的工资标准是为了更

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。作为最低工资制度

的补充，美好生活的工资保障制度覆盖范围仍要

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，提高他们的劳动所得，使其

具备追求美好生活乃至朝全面自由方向发展的物

质前提条件。至于这种新保障工资的标准，主要

参照一地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当地居民正常生活的

支出情况，类似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，各地区依据

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确定合适标准。
最后，具有新内涵的工资可以为劳动者朝全

面自由方向发展提供物质前提条件，符合我国社

会历史发展的趋势。因此第三个启示是: 在工资

保障制度中体现国家意识，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的核心价值取向，即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。
当前，工资保障制度的主体是最低工资制度，其设

立的初衷虽然也是为了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

平，但在设立工资标准时仍是以满足劳动者在生

存意义上的生活为出发点，无法帮助他们实现对

美好生活的追求，遑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。马克

思在《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论证了在社会

主义前提下，“人的需要的丰富性”将会促使人朝

全面自由的方向发展，也就是“人的本质力量得到

新的证明，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”①。在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制度下，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

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

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基

本经济制度，决定了劳动力再生产是一种“自觉”
行为，保证人民朝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方向前

进。②

三、赋予工资新的内涵的现实意义

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

新时代的伟大论断，意味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

的历史方位，它所代表的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

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达到较高水平的历史阶段，

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丰裕的物质前提条

件。正是基于此，将美好生活纳入工资内涵才具

备了实践基础，赋予工资新的内涵才具有现实意

义。从而，新时代语境是指这样的一个时代环境:

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具

备从理想到现实的逻辑通路。当前历史阶段赋予

工资新的内涵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的现实意义: 一

是可以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具象化; 二是能够

拓展我国工资制定的伦理标准; 三是有助于突出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促进全体人民朝全面自

由方向发展的价值旨归。
( 一) 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具象化

新时代“美好生活”以一种新的时代样态进入

我们视野，“这不仅是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宏观叙

事，更是与人民的现实生活、内在需要有着深度联

结的微观叙事”③。宏观层面，美好生活代表从

“物质文化需要”到“美好生活需要”的全面提升:

“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，不仅对物质文化生

活提出了更高要求，而且在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

义、安全、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”④，是一个

综合性概念。微观层面，美好生活对劳动者而言

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，包括所处社会是否安全、稳
定，生命财产是否得到切实可行的保护，环境是否

宜居，邻里关系是否和谐，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

是否得到充分保证，生病时是否可以得到医治，是

否能够通过教育发展智力、道德以及精神并获得

上升的渠道等，是一个具体化概念。因此，美好生

活是要通过人的系统实践来推进才能实现的，也

就是要将美好生活需要放进历史的社会实践中去

考察，将美好生活需要具象化。⑤

将美好生活具象化需要一个载体。对社会绝

大多数劳动者而言，工资收入是其家庭生活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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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主要来源，工资水平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

家庭在衣食住行、教育、医疗、休闲娱乐以及社会

保障等方面的满足程度，因此，将美好生活纳入工

资内涵可实现这种具象化。赋予工资新的内涵，

就是把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嵌入一次分配，

这是因为我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，不能主要依靠

二次分配或三次分配，更为根本的，是主要依靠一

次分配，也就是按劳分配。① 从促进社会公平意义

上讲，赋予工资新的内涵对实现美好生活还有一

个更深层的推动作用，那就是缩小工资收入差距，

让劳动者感受到更多的社会公平，这是美好生活

的重要内涵之一。很多时候，生活是否美好是劳

动者心中的一种主观感受，“相对工资的差距”对

劳动者主观感受的影响不比“绝对工资的多寡”
小。正如马克思所说: “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，在

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，它是能满足社会

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。但是，一旦这座小房子近

旁耸立起一座宫殿，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

了。”②

( 二) 拓宽我国工资制定的伦理标准

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由

市场决定，取决于劳动力价值、劳动力供求以及劳

资关系三个维度，这在马克思的《雇佣劳动与资

本》《工资、价格和利润》《资本论》等著作中已经

得到科学阐释。这里我们所论述的工资制定是从

工资保障的社会伦理视角，政府通过立法形式确

保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，是对市场化工资决

定机制的微观经济政策干预。显然，从保障劳动

者的工资所得、缩小贫富差距、纾解社会贫困问题

等角度，在工资保障制度体系中加入美好生活的

保障性工资，相比单纯的最低工资标准，大大拓宽

了这种政策性工资的伦理广度，而且是与社会生

产力发展相一致的代表社会发展规律的伦理标

准。新时代美好生活不是部分人的美好生活，而

是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，劳动者中的低收入群体

恰恰是全体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关键少数。美好

生活的保障性工资作为一种新的工资伦理标准，

其提出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关键少数人实现对美好

生活的追求，从而助力实现人民整体的美好生活，

达到共同富裕。
以“美好生活”拓宽工资制定标准，不仅可以

为低收入群体提供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，更

重要的是可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“以人

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，是社会伦理关怀的具体体

现。这种伦理关怀有助于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社

会主体的伦理塑造，促进社会主体的人格完善。③

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体的大多数，人格完善有赖于

他们的工资收入能够维持其家庭过上有尊严的生

活，除了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外，发展需要也要得

到满足，例如高品质的文化需要、公平正义的政治

需要、有尊严的社会需要以及和谐美丽的生态需

要等。④ 我们党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民情怀，在十九

大报告中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重大判

断，深刻体现了“执政党—人民”在中国道路实践

中的内在融合。“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

作为奋斗目标”⑤彰显了我们党坚定推动新时代

美好生活实践的价值旨归，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，

以人民为中心、人民至上等。
( 三) 突出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人民

性，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社会主体是人民。习近平

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，引

用恩格斯的话对“美好生活”内涵进行精辟概述，

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，社会应该‘给所有的人提供

健康而有益的工作，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

生活和闲暇时间，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

自由’”; 他进一步提出，“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

所育、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
住有所居、弱有所扶，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

全体人民，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，朝着实现全体

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”⑥。可见，不断引领和促

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生

活的实践特色，建设美好生活就是要从各个层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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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主义研究》2006 年第 3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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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”探析》，载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》2020 年第 4 期。
习近平: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伟大胜利———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

报告》，第 1 页。
习近平:《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》，人民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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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解放生态。① 赋予

工资新的内涵主要是帮助全体人民中低收入群体

具备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质条件，助力全体人民实

现美好生活，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促

进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”的价值旨归。
“历史总是伴随着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

向前发展的。”②在历史发展演化进程中，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改善人民的生存境遇为主线，

以高扬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主旨，不断推进

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

习近平多次强调“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，期盼有更

好的教育、更稳定的工作、更满意的收入、更可靠

的社会保障、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、更舒适的

居住条件、更优美的环境，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

好、工作得更好、生活得更好”③，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道路“是指引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必

由之路”④。这种把国家发展道路上升到实现美

好生活的高度，正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最好

体现，也深刻体现在历次社会主要矛盾的调整之

中。从唯物史观视角，“物质文化需要”属于低级

系统需要，是与较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历

史阶段;“美好生活需要”属于较高级系统需要，是

与较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历史阶段。新时

代美好生活的生活样式高于之前任何历史阶段的

生活样式，但与共产主义阶段的生活样式还有较

大差距，是处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向全面自由发

展需要的过渡阶段。这种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

模式将道路的发展进程与人的发展进程结合起

来，将国家的美好前景与人的美好生活结合起来，

突出了“国家—人民”的统一性，也突出了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道路与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”的统一

性。

四、结 语

习近平指出: “不论时代怎样变迁，不论社会

怎样变化，我们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

方针都不能忘记、不能淡化，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

和作用都不容动摇、不能忽视。”⑤对企业和资本

而言，劳动者所获报酬是企业生产的成本; 对于社

会而言，这些报酬则是扩大国内需求、提高人民生

活水平的主体收入，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

消费基金的主要来源。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

追求是历史发展趋势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

思想，推动实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，要求我们基

于唯物史观视角，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，

历史地将新的因素纳入工资的本质内涵。对于工

资的理解不能受制于传统的“工资成本”观念，而

应将提升劳动报酬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

关键途径。赋予工资新的内涵，其根本导向就是

实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。因此，提高劳动者报

酬不仅是激励劳动者提高劳动积极性、提高劳动

生产率的有效手段，也是发展生产、扩大社会财富

的目的所在。构建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导

向的具有新内涵的工资概念，是贯彻共享发展理

念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、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

路，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。

( 黄文义: 三明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，中国社会

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; 胡乐明: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

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

长)

( 责任编辑: 王潇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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